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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司令刘华清
施昌学

! ! ! ! !"#!中国不发展航母"我死不瞑目#

毋庸讳言，刘华清渴望有生之年见到中
国的航空母舰。在中央军委任职 !"年间，特
别是担任军委副主席以后，他曾多次主持召
开有关航母的专题会议，并在军委常务会议
上，就航母工程适时立项上型号等问题提出
了自己的意见与建议。
“中国不发展航母，我死不瞑目！”刘华清

的这一明志誓言，已经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的
历史记忆中。诚然，对刘华清来说，未能在任期
内促成航母立项开工建造，是其漫漫 #"载辉
煌军事生涯留下的最大遗憾。但是，作为中国
航母工程的倡导者、推进者和决策者之一，刘
华清卸任离休时，怀抱的是对中央“慎重决策”
的赞同与自己能尽“谋划责任”的欣慰。
刘华清值得欣慰。继他之后的历任海军

司令员和海军领导班子，为早日实现中国航
母梦，进行着马拉松式的接力赛。

!$%%年 &月，刚刚接替刘华清担任海军
司令员的张连忠，就把“抓好航空母舰的预
研”，作为海军战斗力建设和武器装备发展的
重点任务提了出来。他坚信，“海军的真正作
战能力，是航母战斗群和战略导弹核潜艇。”
张连忠先后参观考察过美国、英国、法国

的现役航空母舰，对其军事价值与威慑作用
具有深刻的认识。在与总参主管装备的领导
谈及航母问题时，他直言不讳地说，你搞两个
或三个现代化的集团军，改变不了中国在世
界上的战略地位，但你搞一艘航母，我们在国
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马上就上去了。对有些
人一听到“中国威胁论”就对发展航母三缄其
口，张连忠很不以为然：听见蝈蝈叫就不种庄
稼了？叫花子要饭还要备根打狗棍呢！没有航
母，走不出中远海，人民海军靠什么捍卫 '""

万平方公里的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威
胁论”不可怕，怕的是我们不能抓住机遇，挺
直脊梁骨发展壮大自己。中国真正强大了，
“中国威胁论”也就销声匿迹了。美国十多个
航母战斗群称霸全球，谁嚷嚷过“美国威胁

论”？世界上九个国家拥有航母，又有
谁说他们“威胁”了？
然而，张连忠担任海军司令员八

年，虽然组织完成了航母大系统论证
和前期预研，但中国航母工程依然没
有如期立项上马。

不能忘记贺鹏飞———这位在张连忠与石
云生两任海军司令员时期分管海军装备八年
之久的年轻副司令员。&""!年 '月 &%日，贺
鹏飞因心脏病突发英年早逝。在海军发布的
生平中，对其在任业绩作出了高度评价：“他
坚持以全面提高海军综合作战能力为目标，
以作战需求为牵引，勾画了海军装备跨越式
发展的蓝图，为海军装备建设的快速发展和
战斗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历史性贡献。”
贺鹏飞勾画的“海军装备跨越式发展蓝

图”及其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中，
组织航母论证预研可称之为扛鼎之作。自从
!$%#年 '月 '!日聆听了刘华清关于航母问
题的报告后，实现中华民族百年航母梦就成
为贺鹏飞的坚定信念与不懈追求。从总参装
备部部长到海军副司令员，他为航母论证预
研不遗余力，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

在“瓦良格”“远嫁”中国的传奇历程中，
无论前期的“官方”考察调研，还是后期的“民
间”谈判竞标，乃至受阻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
外交斡旋，幕后都活跃着贺鹏飞忙碌的身影。

!$$%年，澳门一家名为“创律旅游娱乐
公司”的老板徐增平，通过竞标买下“瓦良
格”。&"""年 (月 !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
司总经理黄平涛再度受命出征：负责把“瓦良
格”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市拖运到大连港。与
此同时，海军某舰艇支队退役支队长、大连造
船厂副厂长唐士源也受派前往增援指挥海上
拖运航行。或许是生来命运多舛，“瓦良格”驶
出黑海水域，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在第
三国提醒下”，土耳其政府以“船体过大、影响
其他船只正常航行”等为由，下达拦阻令。直
到 &""!年 !!月初，经过长达两年多的外交
努力，在中国政府作出“国家担保”的前提下，
“瓦良格”才最终驶出曲折狭长的博斯普鲁斯
海峡。然而，令人扼腕痛惜的是，贺鹏飞没能
平安度过其 )*岁的人生海峡。带着未竟的航
母梦，他走了，走得那样匆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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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馥贞索性大吐苦水起来

翌日黄昏，馥贞拿一杆藤拍到阳台掸灰。
祖堃蔫头蔫脑，刚在栏杆旁想抽支烟，又怕烟
火星子沾上了棉花胎。这时，忽见妗母来了，
晓得她唠叨，少不了又一顿说，便以攻为守说
了声：“……嘻嘻，是我没本事，家里这点事也
摆不平，倒要给娘舅妗母大人……”
馥贞对秉逊出尔反尔，答应娇鹂留
宿嘴上不说，心里本来就十二分不
满意，现在趁着掸灰，一股邪火发出
来。“啪！啪！啪！”藤拍仿佛抽打在
祖堃背脊骨上，一面听她嘴里说：
“哪里哎！你‘外甥皇帝’本事大着
呢！……娘舅、妗母现在不灵光了，
我们全家都要靠望你。”祖堃自知理
亏，无法招架，呵呵傻笑着，可嘴巴
还很硬：“妗母，你说笑话了！私方厂
长太太还能差到哪里去？有福不晓
得享福，天天愁这愁那、怨东怨
西———你能不能心情好点？”不料，
馥贞立刻抓住不放，冲口就嚷：“你
心情好哎！揭发、外头养女人！我哪
像你？我心情哪能会得好呀！心莉只
因多说了一句话，戴了右派帽子，瑜荪同她一
起发配去西北了。心舫考上了同济大学也不
落取，偏要到兰州去读大学！好端端的一份人
家七零八落……”
馥贞索性大吐苦水起来。她咋咋呼呼不

要紧，秉逊可慌了神，阳台上声音传得远，弄
得大厦里都知道，那还了得？忙一把将太太拖
回起居室，厉声呵斥了几句，哪知馥贞不服，
反而大声说：“我怕什么？反正我是半身入土
的人了。大不了卷起铺盖回乡下去！”肘部一
扬，碰翻了茶杯，碎瓷散了一地。秉逊生气地
说：“你今天是怎么了？没缘没故就说上一泡，
你嫌这家里还不够乱？”一看，他真的动了肝
火，馥贞立刻噤了声。
娘舅夫妻俩的吵嘴娇鹂都听见了，因她刚

巧就在起居室打扫卫生，想退退不出，想躲没
处躲，用眼睛的余光一瞅，发现祖堃正在一旁
愣着。祖堃见娘舅妗母吵嘴，深感内疚，这时冷
不丁地跑到秉逊、馥贞跟前咚一声跪了，声泪
俱下地说：“千错万错，是我错；横不好竖不好，
是我不好———求求你们覅吵了！都怪我好了！
求你们了，好不好？”一面倒头便磕，正碰到了

碎瓷爿，额角破了。娇鹂虽然又气又恨，可见他
额上有血，拿了手绢叫家恕给父亲递过去。

秉逊顶不要外甥这种不成器的样子，气
得一声断喝：“你求我们做什么？你该求的人
是阿姣！”可一看外甥头出血了，心一软，找来
了紫药水替他消毒，边说：“既然已经晓得错

了，改了就好……若再昏了头，索性
给我卷起铺盖滚回乡下去，覅以为我
做不到！”正说着，秉逊接过了手绢递
给外甥，说：“喏，拿去！谁给的，谅必
你也晓得。”祖堃认得是妻子娇鹂的
手绢，心头一暖。只听娘舅说：“阿姣
人多少好呀！这样好的人，你不好好
珍惜，只怪自己眼瞎了+ ”这么一来，
馥贞有些尴尬，暗愧方才不该向小辈
发脾气。

祖堃本来是想喊妻子回家去的，
闹了这一场，显然再留在这里也没味
道了。见祖堃要走，秉逊留下他吃夜
饭。边吃着饭，秉逊边想，外甥这桩
事，若人家上纲上线追究起来，自己
肯定脱不开干系，若借机泼了脏水，
麻烦就更大。这么一吓，竟吓出了一

身汗。于是，秉逊单独同祖堃提出，要见一见
单苏。祖堃一听心里抖抖豁豁，忙央求还是不
见面的好，并道出了担忧的事：他们曾有过一
个孩子，听说拿掉了，只怕弄不好要讹他。秉
逊骂了他一顿，末了气呼呼地说：“倘若不是
看在你死去的母亲面子上……你的事，统不
管倒省心，偏偏湿手抓面粉———甩勿脱！……
既然这样，就更加应该找她了！”
当得知外甥暗里还在贴她钞票用，忙关

照他如何如何，祖堃不解其意，一脸困惑的样
子，只听秉逊高声说：“还不快去谢你妗母？没
有她，这桩事不成功。”馥贞正在听无线电，也
没听清什么事，只将转钮略微调小些，冷冷地
说：“不敢当！‘外甥皇帝’哎，你少给我们惹
事，我们倒要烧高香了！”
一个礼拜后的一天早上，秉逊来到崇德

药厂，跟公方代表通了通气，随后把龚科长叫
到办公室，了解有关写字间缺额的替补人选
情况，还提一句包药间的单苏人看上去还可
以。龚科长嗅觉灵敏，立刻猜到了席厂长的弦
外之音。秉逊关照他一番，又吩咐让她相帮誊
抄文稿。时间在发薪水的第二天上午。


